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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处逢生
张相锟

三月间，我给几盆吊兰换土。
其中有一盆吊兰， 大部分叶片

已经干枯， 只留下中间一个叶心尚
有生机，却也是黄巴巴的，一副奄奄
一息的样子， 花盆边沿有几处已经
烂掉，里面的土干硬如铁。 看到此，
我断定这盆吊兰命不久矣， 即使换
土，也难逃枯死的厄运，便不再做无
谓的工作，把它搬离了窗台，随手丢
弃在堆积杂物的北阳台， 任其自生
自灭。

天渐渐暖和起来。 有一天我到
北阳台找东西， 无意间朝那盆吊兰
瞥了一眼，意外发现叶心泛绿，不再
那么黄了， 但下面干裂的泥土仍然
映衬出它的柔弱无比。 我死马当作
活马医地给它浇了一些水。 水透过
裂缝渗下去， 很快从花盆底部的烂
孔处漏掉了， 看来吊兰并没吸收多
少水分。 我无可奈何， 只好听之任
之。

过了一些时日， 我再次来到北
阳台， 看到那盆吊兰的叶心明显变

绿变大了， 周围竟又冒出几个嫩小
的叶片！ 我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又
浇了一些水。 水还是很快漏掉，我只
好慢慢来，先浇少许，待洇下去了，
再浇一些，反复几次，好让吊兰多吸
收些水分。 然后把它稍微挪了一下
地方， 尽量让它在阳光下多待一会
儿。 之后除了隔三差五浇些水，便不
再多管它。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那盆吊兰
也越长越大，叶片越来越密了。 到了
夏天，已是一副郁郁葱葱、修正挺拔
的模样， 好像是从一个面黄肌瘦的
小人儿长成了一位筋骨健实、 肌肉
圆润的壮年人， 我把它从杂物当中
搬离出来，放在了餐厅的一角，餐厅
里顿时显得生机盎然了。

午饭后， 我欣幸地望着那盆吊
兰， 不禁想起它当初瘦小脆弱的样
子，再看看它现在的生机勃勃，心中
就有这样一句话在萦绕：不放弃，才
会有希望；抓住时机，顽强生长，方
能绝处逢生！ ③22

少年夫妻老来伴
范娜娜

今天庭审时，来了一对 70 多岁
的老人，女方起诉男方要求离婚。

“这次真的过不下去了！ 保证，
他给我写了一大堆， 就是说话不算
数……”一进调解室的门，老太太就
态度坚决地哭诉， 说话间还气愤地
从包里掏出一沓材料， 有皱巴巴的
保证书、撤诉书等。

老太太哭诉着老先生的种种不

是，诸如不讲卫生、在屋里吸烟等，
言语里虽充满抱怨， 却不乏对老先
生身体的担忧和关心。 我耐心地听
她发泄完，悄悄地递上纸巾和温水。
老先生因生病手脚不太灵活，我向
他询问情况，他一说话口水直往下
流。 见状，老太太赶紧站起来给他
擦嘴。 一个习惯性动作，仿佛让我
看到了他们多年来相濡以沫的感

情。
经过刚才的耐心倾听， 我站在

老太太的立场， 说出她这几十年相
夫教子的艰辛与不易， 劝老先生多
多体谅老伴，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
听到有人理解她， 老太太态度有所
缓和，语气也不那么强硬了。 我随后
问老先生，老太太所述是事实吗，那
些保证书是不是他亲自写的， 老先
生不语， 看着老太太， 一个劲儿地
笑，眼神中充满爱意。 我回想起，刚
才就是老太太搀扶着老先生进来

的，我仿佛读懂了什么是“少年夫妻
老来伴”。

我问老先生是否愿意改正不良

的生活习惯，老先生连连点头说“愿
意”。 我又劝老太太，近几年老先生
身体不好，心情难免会受影响，情绪
不稳定，双方要互谅互让，学着改变
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

经过调解， 老太太向老先生提
出了几点要求， 老先生都爽快地答
应了，为了表示改过的决心，当庭把
退休工资卡交给了老太太。 老太太
说：“那就看在法官的面子上， 再给
你一次机会吧！ ”说完，我分明看到
老太太偷偷地笑了。 看在法官的面
子上再给老伴一次机会，呵呵，多好
的台阶，多么睿智的老太太！ 我也笑
了， 为能给一对赌气上法院的老夫
妻提供这个发泄平台、 提供这个和
好的台阶而会心地笑了。 老太太当
庭撤诉，搀扶着老先生回家了。 电梯
里，老先生笑容满面地向我摆手，并
不停致谢。

我在与老太太的交谈中得知 ，
她一次次起诉和一次次让老先生写

保证书的背后深藏着对他们之间感

情的不舍与不甘，即使老先生病了，
她仍然不离不弃， 拿离婚威胁实属
无奈， 她只想通过这次诉讼让老先
生改掉抽烟等不良生活习惯。

“你愿意改 ， 我还愿意给你机
会”， 老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纯
粹，他们之间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感
天动地， 有的是相濡以沫、 相互搀
扶，这也许就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的真实写照吧！ ③22

忆夏
朱德强

7 月的某一天傍晚回老家，走在
乡间的小路上， 路边树林里
传来照知了猴的声音，摇开车窗，
感受着热风从四面八方吹来， 看着
农人们在田地里悉心灌溉着干渴的

玉米苗， 我的思绪又回到儿时的夏
天。

记忆中的夏天漫长而有趣。 初
夏时， 家家户户拔掉地头青中带黄
的小麦，用石磙碾场，拉开了夏收的
序幕。稍晚，大人们戴着草帽在金黄
色的田野中挥镰割麦， 焦黄的麦秆
在镰刀挥舞下慢慢躺倒， 等待变成
一粒粒粮食。 三五成群的小孩子会
在收割完的地里拾麦， 用于换西瓜
或者换取大人们给予的奖励。

由于当时机械化水平不高 ，不
仅要人工割麦，还要用脱粒机打麦、
堆麦秸垛， 一个麦季要在田地里忙
活大半个月。长长的麦地，需要用镰
刀一行一行梳理， 渴了就到地头喝
点凉白开。那时的我，最渴望的就是
听到远处“冰糕冰糕”的叫卖声，每
次听到这个声音， 就会缠着大人买
一块解暑，一块冰糕一毛钱，吃起来
津津有味， 甚至连冰糕棍都舍不得
扔，留着当游戏道具用。

卖冰糕的不仅有大人， 还有小
孩。有一年，我看到村里的小伙伴骑
着自行车驮着冰糕箱四处吆喝叫卖

时，心里羡慕不已，既羡慕他们能够
随时吃到冰糕， 也羡慕他们能赚钱
花。 在小伙伴的怂恿下， 我跃跃欲
试，也想加入卖冰糕的车队。但是我
家里只有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我
的个子太矮， 骑不了， 这让我很郁
闷。终于有一天，从亲戚那里借来了
一辆小架自行车， 但是又没有冰糕
箱， 于是骑着车子跑了八里地到老

表家借来了冰糕箱，装备总算齐了。
在一个简易的冰糕厂里， 第一次见
到制作冰糕的全过程， 让我兴奋不
已，至今记忆犹新。 那次卖冰糕并不
太顺利， 由于胆怯吆喝的声音不够
大，直到太阳落山，还有一部分冰糕
仍然躺在箱子里， 不过我并没有丧
气，坐在地头自己吃了起来。 后来一
算账，没有赚钱还赔了钱。

除了卖冰糕， 摸知了猴也是夏
天的一件乐事。 到了七八月份，知了
满树叫， 一到晚上我就和小伙伴拿
着矿灯照知了猴，村前屋后，老屋周
边，小伙伴们成群结队。 有时候还会
跑到河边去摸， 在草丛里不仅碰到
过青蛙还碰到过小蛇， 真是又惊险
又刺激。 我们把摸到的知了猴放在
水里，防止变成知了飞了，摸的多了
就去代销点换成零花钱。 每当快下
雨的时候，我们就拿着头、铁铲到
老榆树下铲知了猴，往往收获不小。

晚上摸知了猴， 白天就去收集
知了猴皮。 拿着绑好的棍子，在树林
里转悠， 看到知了猴皮用棍子捣下
来收进袋子。 收集的多了就拿去卖，
依靠着这些收入有了小金库。

当田地里的瓜果成熟的时候 ，
还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摘瓜， 趁着月
黑风高钻进瓜地饱餐一顿。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些记忆离
我越来越远 。 现在的小孩已经享
受不到那时的乐趣了，机械化的普
及大大缩短了麦收的时间，物资的
丰富也让买冰糕成为一件简单的

事，乡村田野里再也没有听见卖冰
糕的吆喝声 。 人们躺在空调屋里
吃着西瓜玩着手机，度过一个个清
凉的夏季 。 但我依然怀念那时的
夏天。 ③22

藏在纸箱里的爱
韩运动

父亲去世多年，每逢他的忌日，
我会带上家人， 更多的时候是我自
己，回去给他上坟。 这个季节天气酷
热， 父亲的坟在已经长高的玉米地
的深处， 不熟悉的话很难找到具体
位置。 姐弟五人有三人在外地，回来
不方便， 给父亲上坟的事儿常常只
有我和六十多岁的姐姐做了。

姐姐是我家老大， 我们俩相差
六岁，她上小学的时候爷爷去世了，
大集体年代，收入全靠出勤挣工分，
父母为了养活一家老小， 不得不让
姐姐退学照看我和幼小的弟妹们，
于是她的学业就停留在了小学三年

级的水平。 成年后我们姐弟有了不
同的世界观， 做弟弟的总认为姐姐
格局小， 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
处理态度总存在分歧， 虽不影响一
脉亲情，但有了芥蒂。 她没有挣钱的
渠道，给亲人花钱却大手大脚，孩子
们想要的东西，哪怕超出她的能力，
有时候她也借钱满足， 尤其是娘家
人，特别是我，去她家时，别管吃下
吃不下，她总要张罗一桌子菜，而我
往往因心疼她， 对她做的这一切故
意摆出不领情的脸色，赌气要走。 为
这个，我们俩没少拌嘴，她也会被我
的行为气哭。

两天前关于给父亲上坟的事儿

我与姐姐有过电话沟通， 往年我们
俩都要单独购买一些必需品， 经常
买重，今年我想，反正也要不了多少

钱，就转给姐姐 200 元，让她一手操
办，我省了心，姐姐也不用再花钱，
可能还会余下来一点， 多多少少哪
怕只余 10 元钱， 也够她买把青菜
的，这次姐姐应允了。

大概上午 10 点 ， 给父亲上完
坟， 带着提前准备好的礼物我们一
同回老家看望了叔叔。 回到姐姐家
之后，姐姐说：别走了，知道你回来，
昨天就盘好了饺子馅儿， 今天在家
陪咱娘吃个饭吧， 别的啥也没给你
弄。 娘八十六七岁了，冬天冷的时候
居住在郑州的妹妹家， 天转暖回姐
姐家。 我曾戏谑道， 我是娘要的孩
子，她不愿随我生活，怕我虐待她。
在姐姐家陪娘吃饭也是我的打算，
但又恐姐姐像往常那样弄七碟八

碗，像待贵客一样，花无谓的钱，一
时没有表明态度。 恰巧此时朋友来
电话，邀约中午见面，坚定了我要走
的想法。 姐看我决意要走，就去黄瓜
地里给我摘黄瓜， 一纸箱三个塑料
袋。 我告辞了娘和姐，开车返程了。

二十分钟后接到姐姐打来的电

话：你到哪儿了？ 纸箱子里的黄瓜下
面有我今天早起赶集时给你买的中

午要吃的卤肉和两个猪蹄， 如果你
与朋友去吃饭， 别忘了先回家把卤
肉拿出来， 不然这么热的天在车上
会坏的。 我回说：姐，因为这事儿咱
俩回头还得吵架！ 可泪却不受控制
地流满了脸颊……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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